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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座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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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架飞碟的盛大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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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星女王依娜

早上起来收拾完东西，离出门还有些时间。大同师尊在楼下客厅像是在练功，见杨功友和我走过来，就同
杨功友说：“你看看依娜在哪里？”

杨功友指指大同师尊右侧说：“她就站在你旁边呢。”

这时大同师尊和杨功友开始了对话。

师尊：“你看她长的是什么样子？”

杨功友：“金发碧眼。”

师尊：“对！她从何而来？”

杨功友：“她来自金星。”

师尊：“她在金星地位如何？”

杨功友：“金星女王。”

师尊：“看看我昨晚房间里有什么情况。”

杨功友：“一道光照在大师床上，有飞天女神在；她是随着光束进来的，随着光束飞来飞去，像是月亮的
光。”

师尊：“还有谁在？”

杨功友：“依娜也在。她很忙，在打扫苏珊整座屋的房间，把每个房间的灰尘都打扫干净了。”

师尊：“谢谢，依娜，也谢谢这房子的主人。依娜在调整这房子的风水，作为送给屋主的礼物。”

据说，大同师尊与依娜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联系上了。依娜和大同师尊及师尊的家人都有很紧密的信息联
系。大同师尊与依娜不时有信息上的沟通，依娜经常来帮助地球，帮助人类，帮助天功。

我不免陷入沉思：真正的生命的平等存在于高维时空。金星在太阳系的维度是最高的。一个金星女王竟然
如此关心一个低维度星球上的事情，竟然屈尊为地球上一个普通家庭打扫灰尘，调整风水，这在地球上哪
一个国王、总统、国家主席能做得到？

当然，对于高维时空的神来说，这却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观世音菩萨、八仙、关公等天神对民间疾苦的
慈悲情怀，几千年来已深深印在中国民众的心坎上。

我们整理好东西就出发了。在车上，大同师尊刚坐下来就同杨功友对话：

师尊：“你用天眼看看，丹园昨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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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功友：“他昨晚又出去了。外星朋友带他拜天，是拜天上最亮的一颗星。”

师尊：“是启明星，是金星！看看依娜和丹园是什么关系。”

杨功友：“丹园是她的弟子，他的太太王宏也是。我看到依娜一手牵一个，要把他们带走，但现在还不行，
他们有点重，脚上有泥巴，需要大师帮助他们洗干净了才能把他们带走。”

师尊：“外星朋友为什么带丹园独拜金星？”

杨功友：“金星的能量对丹园特别有帮助，也容易接受。这样，丹园与金星之间就搭好了一座能量桥。”

师尊：“金星的灵魂太白金星和依娜是什么关系？”

杨功友：“太白金星是师兄。”

 

二、医神扁鹊

这段对话完成后，我们就来到了琪特拉家。

今天上午10点整，大同师尊将在新墨西哥州第一次传授天功课程。这次传授的是天功的天导术。在琪特拉
家，大同师尊令我用心灵语的特殊方法为她家调理风水。我遵命开始用心灵语对这所房子进行调整。刚一
开始就在天目中看到顺时针的能量流在中速旋转，将房子中不干净的杂质都带出了房间；约10分钟后，当
开始为房子补充能量时我看到空中有逆时针的能量流倾泻而下，像流水一样注满了整个房间。调整好后，
我们就去上课了。

原本要担任本修练班翻译工作的是加州的贺名芳，但是她在单位里请不出假来。大同师尊为翻译的人选费
心，准备在矮子里面选将军，让我临阵磨枪上来当翻译。结果上天偏偏安排好了一个绝佳的人选：小童！
此人来美国十年，醉心印度医学，从加州特地搬来新墨西哥州求学。英文功底好，医学词汇和修炼专用语
也丰富，而且甘做义工，不计报酬，助人为乐，能成人成己之美，真实难能可贵。杨功友和我上午听了她
的翻译都觉得相当不错，第一次为天功当翻译就能这样举重若轻，不容易。

到了中午休息时，杨功友和我接大同师尊出去用餐。杨功友和我辟谷，师尊吃得又简单，与其说是出去用
餐还不如说是出去坐坐。我们随便找了个快餐店坐下来，宁静地坐了一会儿，大同师尊开始和我们聊天。
一开始杨功友还在应答，后来杨功友的声音听不到了。她疲软地坐在旁边，闭着眼睛，好像很不舒服的样
子。

大同师尊对我说：“丹园，你看看杨功友的身体现在怎么样。”

大同师尊一调动信息，我在天目中看到杨功友的两个肾像是两个水泵，水泵已没力气，水泵里的水也不够；
这两个泵无法将水运到头顶，总是将水泵打到后脖颈偏上一点，水就落下来了。我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大同
师尊和杨功友。杨功友说是的，她现在感到有脑供血不足，头很晕。

杨功友话音刚落，我在天目中就看到医神扁鹊从空中下来站在杨功友身后。医神的脚边有一个盛满了金色
能量液的木桶，一把木勺子斜插在木桶里。他开始弯下腰来，用木勺子舀木桶里的能量液，向杨功友的肾
里灌注。杨功友的两个肾下都垂下一根小管，医神向肾中浇，能量液却从杨功友肾下的小管漏出去。虽然
漏的比灌的慢，但这样下去，两肾最终是留不住能量的。

大同师尊请求医神让杨功友好起来，哪怕是暂时的好起来，因为我们下午还要上课。

医神听后低下身，将杨功友肾下的两个管子各打了个结并系紧，这样就不再会漏液了。

医神继续灌注。杨功友一下子好了过来；她眼神又亮了起来，有了力气，人也有了精神。真是神力，立竿
见影。

 



三、天大喜讯：天神要给杨功友“换骨”

我从天目中看到一幅画面：杨功友躺在一张像是古代书案，两头翘起来的台子上。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大同师尊和杨功友说，昨晚他俩在房间里也对杨功友的身体进行了天测。刚才我看到的情况和昨晚测到的
是一样的，但我不知道昨晚的事。

大同师尊说，今天晚上天神要对杨功友的身体来一个非常神奇的调整：要做宇宙手术，要“换骨”！
宇宙手术？“换骨”？是不是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中的“脱胎换骨”？对于“脱胎换骨”这个成语，中国是
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哪个中国人不知道？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脱胎换骨，有几个人讲得清？恐怕连“脱
胎换骨”这个成语的出处也少有人知道。至于脱胎换骨的宇宙手术，更是比天方夜谭还要离奇了。

我们这次是来新墨西哥州研究1947年飞碟坠毁事件，最离奇也不过多一些外星朋友的信息，怎么会和“脱
胎换骨”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是对坐在我面前的杨功友会动起脱胎换骨的宇宙手术来。而且是天神亲自来
动。

大同师尊看到了我的迷惑。说道：脱胎换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它是道家实行生命升华的宇宙秘
法。所谓“脱胎”，即追寻人类最原始的纯洁灵魂；所谓“换骨”，即更换一个人肉体的全部能量
体，“换骨”只是一个代名词。古代道家的大师们通过极高境界的修炼，会出现脱胎换骨现象，生命会发
生大质变，灵魂与肉体得到升华，升入高维时空而成仙、成神。白日飞升、羽化登仙就是这种现象，西藏
秘宗的“虹化”也类似于这种脱胎换骨。

师尊接着说：“‘脱胎换骨’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的道家炼丹术大师魏伯阳祖师的著作中。魏祖师的
《周易参同契》一书被誉为“万古丹经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科研价值和灵修练者的参考价值。在
世界科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世界上不少专家仍在研究这部著作。

“对于‘脱胎换骨’这个成语的来历和真正意义，没有人会去细究了。主要原因脱胎换骨这一使生命升华
的宇宙尖端技术，在中国早已失传。

“这一次，我们四人来罗斯维尔本意是想多了解一下飞碟与外星生命的知识，没料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昨
晚天神明确通知我们，神要把“脱胎换骨”的秘术重新交回到我们这些伏羲后人、炎黄子孙手中，造福中
华、造福世界。

杨功友是天功修炼者中第一个 ‘ 换骨 ’ 的人。今晚子夜就有天神光临为她施行宇宙手术。这是杨功友的
莫大荣幸，也是天功的莫大荣幸。继杨功友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修炼者走上“换骨”之路。不但 ‘ 换
骨 ’，还要 ‘ 脱胎 ’。本世纪会有一批地球人最后完成生命升华而成为高维宇宙高智慧生命。” 听了大
同师尊这一番话，我茅塞顿开、喜乐无边。深深地为杨功友祝福，为天功祝福，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祝福。

我猜测，刚才扁鹊医神为杨功友修复肾、灌肾水很可能为今晚的“换骨”做准备。

 

四、下肢瘫痪女学员的因果链

下午的课很受学员们欢迎。下课后，学员们恋恋不舍地围着师尊和杨功友不肯离去。

大同师尊和杨功友特别看着那个下身瘫痪的女学员。我和杨功友的天眼竟然看到是一样的画面！我看到的
画面只和大师说过，没有别人知道。大同师尊把我叫到一边，再次调动信息，查她的瘫痪有没有康复的可
能。我在天目中看到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在半空中出现了，她身着白衣，无比圣洁慈祥，右手中的拂尘
在这位患者的左腿和右腿上依次扫过。她左腿的经络有被打通的样子，有很细的能量线流过；右腿慢一些，
没有能量通过的信息。大同师尊令我赶快感谢观世音菩萨。

当大同师尊再次调动信息时，我看到一个身着红衣军服、头戴黑色军帽的白人军官，带着一队同样装束的
白人士兵，将一群印第安人围起来。军人们站在高台上手持步枪，印第安人站在下面。他们无助地哭喊着，
军人们在笑，场面很凄凉。

大同师尊来到这位女患者身边，问她：“和你说说你前世的事，你能接受吗？你的腿和你前世有关！”

小童将大师的话翻译过去了。



患者说她可以接受。

大同师尊说道：“我们几位有天眼功能的功友同时看到你的前世是一个白人军官，看到你将一个印第安人
的双腿打断了，而且还干了一些其他的坏事。”

这位患者还没听完小童的翻译就开始哭了，她说她相信那是真的。她一直以来都在做一种极可怕的噩梦，
她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伤害好多人。

大同师尊问：“你哪条腿好一些？”

她说：“左腿。”

大同师尊说：“是的。与我们看到的一样。”

大同师尊告诉她要保持信心，不要过分自责。前世是前世，今世是今世；要把握好今世，好好修炼。

她哭着记下了大同师尊的嘱咐。

 

五、车驰飞碟城

我们在授课地点停留到下午5点30分才得以分身。

我们换上了高大的四驱越野车。我开车，丹娜坐在副座上，我后坐是大同师尊，丹娜身后是杨功友。就这
样，我们一行四人朝着罗斯维尔的方向出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新墨西哥州。我们四人中没有一人曾到过罗斯维尔。从阿尔伯克基克到罗
斯维尔共约200多英里的路程，后半段为山路。从出发到最后到达旅馆，我只看了一次地图，而且是在阿
尔伯克基克的环城路上，其他三人连一次地图都没看过。丹娜从上路的后半程起就进入了半功态的状态，
也没有看路。我现在也回想不起来这段路是怎么开过去的，特别是后100英里，我是怎样开过去的，每一
个岔路口是怎样选择的，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从阿尔伯克基克开出来之后，我们是在25号高速公路上向
南，过了一段转成380号。接着，一路向东。

开到380号公路上时，已是晚上7点30分前后。车子从此一直开始向东疾驰，进入浩瀚的戈壁内陆。

这时，天空好像被分成了两半：

从我们头顶正上方往后、往西是绚丽的晚霞，红云重叠在蓝天上，色彩艳丽；从车后窗看出去的地平线上，
巨大的夕阳正要落下，放射出一天中最后的光芒，明亮得好像要将它所有的光都在这一刻释放给天地一样。
这是天空中的一半。

而另一半呢，我们的前上方一直到目所能及的前方地平线，已被声势浩大的层层乌云覆盖，远方已经出现
层峦叠嶂的山影，再往前开，让人恍惚间竟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云。

我们的车要带着我们开向何处？天空的美景对比是这样的强烈，而且每一秒钟云海和晚霞都在无尽的变幻
中转换，令我们真的有点目不暇给。

这时我们都处于发自内心的兴奋中，一边赞叹大自然的壮丽，一边揣测着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六、两遇彩虹

一上路，乌诺就一直在我这一侧的车外边的空中飞行。在距罗斯维尔约136英里的时候，视线越来越辽阔
清远，一望无际的旷野在变换的风景中统一，既时刻不同又随时一致。我忽然闻到一股雨打泥土的清新气
味，似乎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下雨了。

就在这时，我们都看到在高速公路左侧旷野中出现了一道彩虹！这道彩虹左边接地，虹顶直入云霄，它陪



伴了我们10英里的路程后逐渐消失了。

在距罗斯维尔120英里的时候，380号高速公路的右侧旷野中也出现了一道彩虹。这是第二道彩虹，和左边
刚刚出现的彩虹相对应。它右边接地，虹顶也斜插云中，色彩比刚才的彩虹还要鲜艳。这时天色因为时间
也因为乌云而渐渐阴暗下来了。雨的气息越来越重，近处的乌云好像饱裹着沉甸甸的雨水，仿佛上天要给
我们洗尘一样。

乌诺此时忽然进到车里，就坐在我的左腿上，一言不发，认真地看着前方的路。

我们都有些不解。

大同师尊发问道：“乌诺，难道你也怕下雨吗？”

乌诺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

我们脚下的公路笔直，向无限远处延伸，通向山区，山区笼罩在雨云之内。在不远处的雨云中，不时有闪
电从云中闪现，好像是从空中裂开一道明亮的沟，刚刚漏出一道沟形的天空的样子，这道天沟又马上合上
了。车子越向东行驶，眼前的山脉和雨云就越壮观。夕阳余辉染得我们身后的大地一片金黄，一切是那么
的美丽！

又行驶了10英里左右，第二道彩虹消失了。我们快要进入山区的时候，下雨了。这雨并不猛烈，而几乎是
轻柔地飘下来的，好像是很温和细心地在为我们接风洗尘，清洁道路。

 

七、彩虹凯旋门前：亦真亦幻大飞碟

猛然，我的天目中看到一架庞然大物般的银灰色飞碟悬浮在前方路左侧的半空中，它有一个体育场那么大，
一动不动，就在那半空中停着。

突然，一个强烈的思维传感直钻进我的大脑：“我们是来欢迎你们的。”

我完全懵了！不知道这是我的幻觉还是错觉，还是我天目中看到的超越时空的真实存在？就在此刻，从飞
碟中传达出祥和有力的信息：“说，丹园，说出来。”

我更加迷惑了，但没有出声。我心想，这时杨功友也在车上，如果真的是飞碟，她也应该能看得到。我等
她先说吧。

这之后不久，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极为宏大美丽的奇景：一道完整的彩虹横跨高速公路，像是一道巨
大的凯旋门！而我们的车子就要从这巨大的凯旋门下穿过。车上的人都兴奋、惊叹得不能形容，纷纷拿出
照相机拍摄。短短半个小时3遇彩虹，而且天色虽越来越暗，彩虹却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完整艳丽，这真
是人生罕有的经历！

 

八、第二架大飞碟

我们在兴奋中过了下一个10英里，乌诺的表情却越来越庄严，不再说话，只是看着前面。

10英里的路程刚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加油站，这时巨大的彩虹凯旋门还在空中。等我们加完油，休息了一
下再上路后，彩虹凯旋门消失了。

车行了一段时间后，太阳完全落山了，四周开始全暗下来。路边的里程牌显示距罗斯维尔还有89英里。我
的天目中再次猛然看到一架飞碟，它悬在公路的右前上方半空中，和第一架飞碟一样的大，同样安静地浮
在那里，稳如泰山，也是来欢迎我们的。

我仍然没敢报告，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更不知道该怎么说，从何说起。我还在等着杨功友。

 



九、我不得不说了：我们的上空有三架大飞碟

等着车驶过第二架飞碟，我们的车也沿山路转了个弯。刚刚转过弯来，一架深灰色的、半个天那么大的飞
碟凸现在眼前，他就悬浮在山路的右侧低空。我的心脏突然猛烈地跳动，根本无法控制，有一种窒息的感
觉，同时又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安全过。

一个强烈的信息传感直接从这第三架飞碟上过来：“说出来！丹园！说出来！”

我这时不得不说了，告诉了大同师尊和杨功友这架飞碟和刚才两架飞碟的情况。

大同师尊说：“你拖了这么久才报告是不对的！有宇宙信息就要马上报！”

杨功友鼓励我说：“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要大胆地讲出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传达收到的信息。”

我这下心里有谱了。第三架飞碟也传出满意的信号，从飞碟中过来一个思维传感：“我们就开始用这种交
流方式。你们的车，现在已经进入飞碟地区。我们第3号飞碟是一座桥头堡式的飞碟。通过我们就可进入
另一个世界。”

这时，我们的车子正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山路上，周围和前方的环境显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壮
观！前后左右的乌云好像就在我们四周，整个世界没有别的车辆，天地间再看不到一个人影。车子好像在
飞驰着向云里面开进去，又好像已经在云里面了。一时感觉特别快，一时又感到车行很稳很慢。

从第三架飞碟开始到以后的第50架飞碟，我基本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一会清醒一会恍惚，大脑常常是
一片空白。只有传输过来的信息在里面，也不知道是我在开车，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开车。

 

十、有16位外星宇航员的第四架飞碟

车子开了好一段，才开出第三架飞碟的腹底，一开出来，一点雨也没有了，好像从没下过雨一样。云却是
越来越厚，越来越浓，好像是在高速地滚动，又好像一动不动。

第四架飞碟出现在前方右侧的山顶低空。我报告给大家。第四架飞碟像是在奖励我一样，在我报出的同时，
从碟体里射下一道闪电，很好看。

它告诉说：“你们前后左右都没有车辆和行人，你要习惯这种交流方式，安详地交流，安详地开车。”

这时我才意识到从加油站出来到现在，我好像没碰过方向盘，或者是忘了，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怎么开
过来的，我在追记这段经历的此刻，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一过第四架飞碟，车内所有人就从刚才的活跃和兴奋转入了一种虔诚和安静；丹娜和杨功友进入一种恍惚
的状态。

大同师尊用温州话和杨功友说了些什么，杨功友用温州话回答。温州话是中国的一种极特殊的方言，语言
学家、方言研究家都弄不懂它源于何处。这种语言，除温州人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一听到温州话，像
听天语，没有什么人能听懂。它简直像一种遗落在地球上的外星语！我一点也听不懂大师和杨功友在讲什
么。

丹娜一直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因为她不懂中国话。但是她彷佛进入了功态，双手合十，盘腿闭眼，
一言不发。

我从天眼看到第四架飞碟，里面有16位外星高智慧生命：飞碟的大厅里有9位，后面有7位没有出大厅；前
面的9位以横队排列，中间一位大些，左右两边各有4位小一点的。

正当我注意到这场景的一瞬间，大同师尊问我：“丹园，你现在看，杨功友在哪里？”

我从天目中看到杨功友已经来到第四架飞碟的大厅当中，她的面前就是这1大8小共9个外星朋友。他们正
在欢迎她。



我注意后座，杨功友的肉身正坐在那儿，上了飞碟的是杨功友的阳神——人的本世魂，其形象同肉身一摸
一样。

我说：“杨功友在第四架飞碟里面。”

师尊说：“里面有多少外星朋友？”

我说：“共16位，前面9位，后面还有7位。”

这与杨功友刚才用温州话和师尊交流的情形相符。

这些外星友人来自土星。

 

十一、车，从两纵队飞碟仪仗队下穿过

我们足足开了好几分钟才离开第4架飞碟的腹底，在公路的两侧继续出现一架又一架巨形飞碟。我们的车
好像在两纵队飞碟仪仗队中穿过一样。第5架、第6架比较小，但也有一架体育场那么大的。第7架到第11架
都有十几个体育场大小，除了第10架。这时我们渐渐地明白了目前的大致状况：在广袤无垠的新墨西哥州
内陆，在山峦和沙漠交错的大地间，在夜幕沉沉的暮霭里，外星朋友正用许多架飞碟排列在公路两旁的低
空中，从这里一直向远处延伸。我们不知道会延伸到哪里。他们用思维传导的方式和我们交流，用宇宙特
殊的力量安排着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彻底镇住了！这场景完全超出我们所有想象力的总和！

 

十二、52架飞碟与12道能量线

第10架飞碟是一架小型的导航飞碟，碟体有着五颜六色的光，主要是橙色、黄色和蓝色。它一出现就在我
们前行的上方导航，一直轻巧地在空中飞翔。这是第一架动起来的飞碟。

当我留意到所有的飞碟都在路的两侧时，突然看到第16架飞碟就悬浮在公路的正上方，很低，距地面约30
米，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车子一驶过第15架飞碟，第16架飞碟就开始了与我交流。它告诉我，我们
将从第16架飞碟下穿过一道能量线，这架飞碟停的位置是能量级别的交界处。

后来我们知道，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罗斯维尔，我们共穿过了12道能量线，他们分别在：第16架、第18架、
第22架、第26架、第28架、第32架、第36架、第38架、第42架、第48架、第50架和第52架。

飞碟里传递出来的信息告知了我们这能量线的定义和含义，可惜的是我记不完全了。同行的其他人都在功
态中，只能回忆起如下一点儿内容，而且目前只能用“能量线”这样的名词来描述也许才可以让我们地球
人了解：这是一个能量级别的界限，不仅是同一个空间上能量级别的交界线、时间级别的交界线，而且还
是一个宇宙级别的提高。用“跨过”能量线来说并不恰当，因为能量线的两侧并不仅仅是位移的区别，也
同时是时间的区别，还是下和上的区别、低和高的区别，现在和过去、未来的区别，此世界和彼世界的区
别。这些区别并非对立，它们因微妙的错位而统一在大宇宙的时空之内，各自表现宇宙的内涵，层次不同
却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份。

 

十三、飞碟中的导航员

我们的车开到第16架飞碟正下方时，这架飞碟一直在我们头顶同速飞行。从飞碟的碟体腹部中央射出来并
向下的强光，照耀着车和车的周围。

与此同时，第一架飞碟出现在我们车子的左后方，第6架飞碟在车子的正右方半空中约30米处，第5架飞碟
在车子右后方；这三架飞碟在目前的位置也同车子保持同样的速度飞行。一切都是悄无声息而又宏大壮观！

不断地有新的飞碟出现在不远处的低空，不断地有祥和的欢迎信息传送进来，有时还伴随着声音，是低沉
洪亮的共鸣声。



经常从飞碟传出一个声音：“说出来，丹园，请说出来。”

也经常有传感信息出现：“你的周围没有任何干扰，请安详地开车，安详地交流。”

从加油站出来开了50多英里，只有一辆车在刚上路的时候超过我们，其他真的是前后左右一辆车也没有，
天地间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漫天飞碟的欢迎和护佑下高速行驶！四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车灯照到路牌显
示距罗斯维尔36英里，但会有18英里的公路在施工。

这时，一个信息马上下来：“请注意，在你们的车前、车后会各出现一辆车，你只跟着前面的车，你会很
安全。”

我将这个信息报告给师尊。过了约30秒，前方果然不知从何而来出现了一辆车，就在我们前面匀速行驶。
这时我在后视镜中看到后面也来了一辆车。大同师尊回头也看到了。这两部车一前一后和我们共同开过了
这18英里的施工地段。施工地段结束也刚好出了山地，也就在我们不经意间，这两部车突然消失了。在我
们的车前车后又恢复了空无一车的情况。

 

十四、丹娜的阳神也飞进了飞碟

大同师尊问丹娜：“刚才闭上眼睛时看到了什么？”

丹娜说：“我刚才看到好多平行旋转的光，我在光中高速飞行。飞了一会儿来到一个明亮的金字塔形大厅，
大厅的四角有四道向顶上延伸的光。我在这厅中待了一会，因不能集中注意力而再也看不到了，之后我就
一直想哭。”

实际上，她的阳神也进入了飞碟。

 

十五、像罗斯维尔城那么大的第52架飞碟

出山之后的飞碟与刚才排列在路两侧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第33架直到到第42架共11架飞碟就停在公路正
上方。

在接近罗斯维尔还有3英里的时候，车内的人又都好似“清醒”了过来。这时，我在天目中看到罗斯维尔
城正上方约300米高处悬浮着一座和罗斯维尔整座城一样大小的第52架飞碟！

我当时以为这是今天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一架飞碟，实际不是。在罗斯维尔城外空中还悬浮着一架更大更神
秘的飞碟，那是第53架大飞碟。

 

十六、神与人会面的时刻即将来临

我们没有走一步冤枉路，在没有来过罗斯维尔，也没有市区交通地图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来到了丹娜订好
的酒店。现在的时间是夜10点30分，等我们在房间安顿好之后，已是11点多了。

宇宙传来信息：“等一下你们要和好多神，好多高智慧生命会面，时间定在2003年6月9号凌晨0∶30分。”

来会面的是什么神没有说，会面的礼节等一下会通知我们。

大同师尊问道：“请问神，杨功友的换骨手术什么时候进行？”

一个思维传感过来：“在与诸神会面的时候进行，会面不会影响杨功友的宇宙手术。”

 



十七、我被6位外星生命包围并得到指导

大同师尊请丹娜先回房间休息，他带着杨功友和我在他下榻的118号套房等待。

现在离0∶30分还有近1个小时，师尊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离开师尊的卧室到门厅的沙发上正要面冲沙发俯卧躺下，一股柔和强大的力量把我掀翻过来，变成仰卧。
有6位外星高智慧生命将沙发围起来，他们拉起我的双手亲切地和我说话。这6位外星朋友身材高大，都
在3米左右。我的左手开始发麻。

有一个声音说：“好的，你现在的左手是接受信息能量的手，你以后都要这样开放式的睡眠，我们会经常
这样在你的睡眠中和你交流。”

另一个声音说：“现在要有一个突破，不是我们是否显现，而是你是否判断得出。我们想要你了解，肉眼
和天眼看到的图像，都在大脑中留下相同的信号；所不同的是，肉眼看到的图像你已经习以为常，并不知
道那只是短暂的和虚幻的，而天眼中看到的是超越时空的真实。”
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不到飞碟的细节呢？

这个念头刚一出来，这6位外星友人发出同样的声音：“现在我们带你去车上。”

在一瞬间，我来到刚才一路开来的车上。车内的细节我看得一清二楚，一切都真实得可以触摸。

一个声音响起来：“现在你看到的是你大脑记忆中肉眼看到后留下的信号。”

突然间我又来到一架飞碟内。这时碟内的一切细节我看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真实过！

我明白了！这6位外星友人又带我回到沙发上。

外星朋友告诉我们：0∶30分见面的地点和我们三人在那时所站立的位置，并给我展示见面时的礼仪。我
们就站在大同师尊卧室中离窗前约3米处，师尊站在中间，杨功友站在师尊左后方，我站在师尊右后方。
见面的礼节开始时就像“十字术”一样，双手交叉在胸前，成抱胸状。然后师尊和我先伸出右手，杨功友
先伸出左手，再将另一只手也打开，向前伸出，与前手平行，掌心向上。

这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告诉我：“去告诉你的师父！”

我看了一下表，11点50分。我想让师尊再休息一会儿，可是不行。这声音越来越有力：“现在就去！现在
需要你去！”

我像是被“腾”的一下掀起来，走到大同师尊床边，轻轻摇了一下师尊，先道了歉，然后告诉与外星人首
领见面的位置和礼节。

随后说的话我像是在昏迷中讲的，师尊也没听清楚，杨功友听到了，但记不下来，她只知道“特别深奥精
彩”。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更回忆不出了。

说完又回到门厅沙发上，刚要面向里侧卧，一股力量又将我放平，让我脸朝上躺着。

0∶10分左右，我的腰部被人往上抬起，很舒服，腰上似乎有一只很厚实的大手支撑着，感到很有力，像是
“龙腰”一样。

0∶15 ~ 0∶18分，我又从朦胧中醒来。就这样睁着眼等着会面时间的到来。（待续）

 

杨丹园（ 2003年6月6日—11日的日记 ）


